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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林雪儿在《人民文学》2025 年

第 2 期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守护》。

作品用细腻的文字，勾勒出一幅戍边军

人的群像，是一篇兼具现实温度与文学

价值的军旅佳作。

查果拉，藏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

方”。但现实中的查果拉哨所，位于海

拔 5318 米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贫瘠

荒凉。林雪儿笔下“守护”的故事就在

这里展开。

在小说中，白小寒、许辉等学生兵怀

揣理想奔赴边疆，结识了老董、吴大俊等

老兵。他们一同在查果拉哨所，以血肉

之躯守护边疆，不断淬炼自身意志，最终

找到了自我价值，实现个人成长。

如何增强作品的“贴近性”，为读者

展现戍边军人的真实状态，是作者首先

着力解决的问题。

对许多人来说，边防哨所是一个相

对陌生而遥远的存在，对戍边生活的想

象也往往止步于“条件艰苦”等抽象概

念。于是，作者从环境描写入手，增强

故事的真实性和代入感。

比如，从“阳光依然很晃眼，光秃秃

的山在透明度很高的空气中，仿佛近在

眼前”，到“悬崖那边填满了云，堡洪里

雪山淹没在一片茫茫之中”，小说通过

描写气候的剧烈变化，直观呈现出自然

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

下，戍边军人坚守岗位是多么不易。在

对环境的刻画中，作者没有局限于视觉

上的直接描写，而是调动了触觉、嗅觉

等多重感官体验，将查果拉的苦寒具象

化为读者可感可知的亲身体验。

行文至此，读者心中可能产生疑

问：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查果拉，为什

么能被唤作“鲜花盛开的地方”？作者

用一组鲜活的戍边军人群像回答了这

个问题。

小说中的军人们，将个人的青春热

血融入守护祖国边疆的伟大事业中，用

生命践行“查果拉精神”。这种精神超

越了个体生命，成为支撑他们在生命禁

区顽强坚守的精神之光。这种光芒能

穿透高原的苍茫与孤寂，在雪山之巅熠

熠生辉。

在物质条件的残酷性与精神世界的

超越性之间，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

力。于是，作品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也

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查果拉的“鲜花”，

就盛开在界碑旁、巡逻路上，盛开在雪山

星空下守护边疆的铿锵誓言中。

“人文性”是小说的另一大亮点。

作品既真实呈现戍边官兵的军旅生活，

也深入刻画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军人的职责，作

者笔下的人物经历了复杂的个人情感和

集体信念的转变。这种立足现实的创作

视角，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当代军人形

象，为作品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例如，对于老兵老董，小说多次对

其进行外貌描写，“那张糙得像皮革的

脸”，那双“满是裂纹的手”，这些细节共

同塑造出一个“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

缺精神”的老兵形象。

戍边任务艰巨繁重，老董却多次

主 动 请 缨 。 一 句“ 因 为 你 们 在 ，因 为

查 果 拉 在 ”，道 出 了 这 位 老 兵 坚 守 的

缘由——是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和对边

防的赤诚担当。

然而这个铁骨铮铮的军人，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留下的愿望却是“等我下

了哨所休假，我要带着你们嫂子去看看

海”。正是这样真实的生命细节，让我

们得以窥见军装之下，一个普通人对烟

火日常的渴望，也因此对军人“舍小家

为大家”的牺牲有了更直观的感知。这

种对人性褶皱的深度挖掘，使英雄形象

摆脱了扁平，回归有血有肉、可触可感

的真实。

又如，小说对白小寒这一角色的塑

造，着重于对其成长历程的刻画。从初

入查果拉时满怀理想主义，到经历挫折

后的自我怀疑，再到最终信念的坚定，

白小寒的心理变化贯穿了整部小说情

节发展。

在查果拉艰苦的生活中，白小寒遭

遇了挫折，内心积压了诸多复杂情绪。

他总是独自前往二号高地，将满腔心事

寄托于这片宁静的天地，开始重新审视

自己的人生选择、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以及自己在集体中的角色和价值。他

一度迷茫，但在战友的感染和军医刘樱

的开导下走出困惑，最后成为真正的守

护者。

此外，小说对白小寒的童年经历也

作了铺垫，让他的痛苦与挣扎有了逻辑

上的支点，也让这个人物愈加丰满立

体。这一成长线的设置，将白小寒这一

人物带向关于责任、担当和成长的思

考，使故事情节更具深度，进而深入诠

释了军旅生涯引领一个人突破自我、淬

炼出责任与担当的价值。

在叙事策略上，小说采取“双线”叙

事结构，在婚礼现场与军旅往事间自然

切换。从不顾生命危险屡上查果拉的

老董，到学生兵白小寒，再到毅然投身

边防的白空扬，三代官兵的故事在对话

中层层展开。

这样的讲述方式，不仅消解了线性

时间的隔阂，也让查果拉精神的延续更

加可感可触。当年轻的新郎一身戎装

现身婚礼现场，向亲朋好友庄严宣告

“我要到最高的哨所查果拉去”，父辈的

故事在他身上延续，查果拉精神得以传

承，小说在这场婚礼中达到高潮。

作为小说的母题，“守护”不仅涵盖

戍边将士对祖国领土与祖国人民的英

勇守护，还包含军医对战士生命的守

护、老兵对新兵“传帮带”的守护、军属

对家庭的守护等多重含义。高原之上，

每个具体生命因“守护”有了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种大爱织成了一张温暖的

网，构建起小说内涵丰富的意义体系，

让作品得以触动人心。

《守护》用颇具感染力的文字，让读

者看到在风雪肆虐的冰峰雪岭之中，有

这样一群人无私奉献着青春年华，用挺

拔的身躯和不朽的信念守卫祖国边疆，

将个人理想与责任使命融合，种下永不

凋零的精神之花。

鲜花为他们盛开！

鲜花为谁盛开
■程宇达

明朝谢肇淛曾经说过，不少好书之

人有三病。第一病是“浮慕时名，徒为

架上观美”；第二病是“广收远括，毕尽

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第三病是

“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根短浅，难

以自运”。这 3 种病症，其实都指向了

读书过程中可能陷入的误区。

“第一病”反映出一些人只是把书

籍当作装饰品，放在书架上以示高雅，

忽视了书籍本身的内涵和价值。“第二

病”则表现出一些人费尽心力地收集

各种书籍，却不去深入讨论和思考书

中的观点和思想。这种做法虽然看似

博学，但实际上却缺乏真正的理解和

洞察。“第三病”则是指那些虽然博学

多识，但缺乏自我运用和创新能力的

人。他们可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去学习，但缺乏真正的领悟力，难以

将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思考和

行动。对于广大官兵而言，同样需警

惕这些读书之病，真正将所学知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读书贵在有收获，而选择至关重

要。若想将书读出实效、有所收获，需

时常为自己制订一份“读书清单”。尤

其在信息纷繁复杂的互联网时代，挑选

合适的书目进行阅读显得尤为关键。

当思想陷入迷茫时，多品读哲学类书

籍，以认清事物发展规律，明确前进的

方向；面对困境时，多阅读励志类书籍，

以增强勇气，敢于直面挑战；在工作疲

惫之际，则可多翻阅名人传记，从而激

发奋进力量，助力自己朝着既定目标稳

步前行。阅读的目的更多是应用。根

据时势与需求选择适宜的书籍，这样的

读书，胜似花香，甜过蜜糖。

读书要有收获，需要正确的方法。

方法得当，则事半功倍；方法不当，则徒

劳无功。读书应持之以恒，务必认真读

完，切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做到

这一点，必须排除外界干扰，静心凝神。

读书还应勤于思考。孔子曾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无论

阅读何种书籍，都应带着问题去读，并

在阅读过程中探寻答案。例如，研读

《孙子兵法》时，每读一篇都应思考古人

的兵法对现代战争的启示，以及我们应

从中汲取的智慧。

此外，读书要善于总结。面对浩瀚

书海，唯有善于总结，方能悟透书中要

义，掌握书中精髓。努力发现书中的规

律，总结其方法，才可能真正为己所用。

读书要有收获，实践至关重要。为

学的实质，本在于践行，知行合一是读

书者的至高境界。西汉的文学家扬雄

曾提出，“读而能行者，为之上”。教育

家徐特立也曾言，“用与学的分离，是工

作和学习双方的失败”。很多读书人之

所以倡导“学以致用”，正是因为他们强

调读书绝不能陷入“读死书、死读书”的

误区，而应当在现实生活中充分运用所

学，以提升实践水平。

军人因其职业的特殊性，所读之书

可能更多服务于练兵备战、制胜打赢。

我们阅读军事理论专业书籍时，要结合

历史背景理解其由来，关联政治、科技等

领域把握体系，同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

日常工作，融入练兵备战之中。特别是

年轻官兵，正处于学习力和领悟力较强

的年龄阶级，应立足本职岗位，多读有益

于岗位需求的书，将所学运用于实际。

培养官兵的阅读兴趣，是一项经

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提倡官兵多读

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就是为适应

未来战场、打赢未来战争打基础。许

多 官 兵 在 阅 读 过 程 中 掌 握 了 相 应 技

巧，能够将阅读的收获有效应用于工

作实际，助力练兵备战。这不仅体现

了知识的力量，更是官兵用心读书、躬

身实践的具体表现。

读有所获 行有所成
■洪 伟 张凤波

书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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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新中国文艺

的重要一翼，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优秀作

品，不仅为我们形象地勾勒出了中国革

命历史的生动画卷，亦形成了相应的审

美范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收

获。一般而言，它们比较关注重大历史

事件，洋溢着蓬勃昂扬的理想主义精

神；注重描写人物性格，塑造了一系列

生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

些作品不仅回溯了革命历史，亦在这种

回溯中弘扬了民族精神，激励着千千万

万的人们。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

许多探索，显现出新的面貌。以先后获

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长篇小说为例，他

们在艺术表现层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提升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

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获得

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青年学

生汪可逾在抗战期间奔赴延安途中滞

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至挺进

大别山期间的人生经历为主要情节，充

满诗意地描写了她的命运际遇，表现了

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其中的宋代古

琴如同传统戏曲的道具一般贯穿整部

作品，具有极为明显的隐喻意义。小说

基本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但时时折射

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这种虚与实

的统一又恰似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

于无中写有，在有处见无，使这部作品

成为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

部难得之作。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获得了第

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被视为“先锋”作

家的孙甘露在这部小说中强化了“叙

事”的复杂性、神秘性，设计了一个在

“未知”中求“有知”的情节结构与人物

关系。那些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身

上闪射着革命者坚韧、执守、奉献与智

慧的品格，洋溢着沉入人内心深处的理

想情怀与奋斗精神。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当

代艺术在思想、审美、创造诸多方面的

巨大潜力与可能性。其表现手法的新

变化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使这些

作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艺术品质。

这种新变化，也体现在某些区域性

的创作现象之中。作为中国文学重镇

的山西文学，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

也表现出新的气象。2021 年，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

会主办的《长篇小说选刊》特别出版了

“山西作家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专

辑”，收录了张卫平的《红色银行》、郭天

印的《铁血围城》与蒋殊的《红星杨》三

部长篇小说。

张卫平的《红色银行》，表现了抗日

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于吕梁山区兴

县创办西北农民银行的革命历史。尽

管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但表

现抗战期间党领导的金融工作的作品

却甚少。之后，张卫平又创作了另一部

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英雄年代》。作

者的描写更多地侧重于普通民众，力图

揭示那个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精神世界

的演变与升华，以及在民族危亡时刻个

人的成长与奉献。他们是历史洪流中

的芸芸众生，更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时代

英雄。

郭天印的《铁血围城》，表现的是抗

日战争期间太行山一带发生的著名的

“沁源围困战”。其突出之处在于把真

实的历史事件以小说的方式进行重构，

强调了叙述的传奇色彩，挖掘了人物的

精神内涵。蒋殊近年来创作了大量的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报 告 文 学 ，如《重 回

1937》《再回 1949》等。她的作品主要

集中于表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普

通战士平凡人生中的高贵品格。

《红星杨》的创作灵感来自八路军

总部王家峪由朱德总司令亲手种植的

树芯中有红色五角星的杨树。人们认

为这种杨树有着神奇的含义。由此，作

家虚构了杨家将后人杨留贝等一群孩

子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中由懵懂无知

到逐渐成长，成为革命战士的故事。其

特别之处在于以红星杨的意象展现出

战争年代各式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由

“红星杨”喻示的不畏艰难的精神，表现

出了中华民族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使小

说具有了一种诗化的意味。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另一

种特质是更注重个人情感与生命价值

的表达。以往的同类作品在题材选取

方面基本有两个维度。一是对真实发

生 的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事 件 或 人 物 的 描

写。这种描写力求体现出“史”的真实

性，强调“群体性”与“客观性”。另一类

则是虚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这类作

品尽管有较大的表现空间，但仍然比较

重视“群体性”与“客观性”的呈现。

在这个维度上，近年来的革命历史

题材创作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不论

真实还是虚构的历史事件，都比较注重

表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物的精神情

感世界。以余艳的报告文学《板仓绝

唱》《杨开慧》为例，作品虽然也描写了

当时艰难残酷的革命斗争，表现出某种

意义上的“群体性”，但更为强调的是作

为个人——恋人、爱人、母亲与战士的

杨开慧，更注重对人物精神与情感世界

的描写。因而，作者为我们塑造的是一

个极具情感色彩的、具有坚定信念与精

神力量的人物形象。

长篇小说《觉醒年代》虽然是作者

龙平平在同名电视剧的基础上创作的，

但由于电视剧本身即注重表现人物的

精神世界，在小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

表达，使其人物的精神情感内涵更为强

烈，作为“革命者”的个人色彩更为典

型。特别是陈延年、陈乔年的形象尤为

感人。这种新变化也强化了小说所要

表现的“觉醒”寓意——不是某个先行

者的觉醒，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

一个时代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化，也

反映出近年来中国文学的积极变化。

这种变化使我们看到革命历史题材创

作在新时代的新收获、新拓展，使我们

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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